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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范学院就像一层包裹我身体的塑料薄膜，是个严实而脆

弱的保护者，却让我的每一寸肌肤受着牵绊，呼吸不能自由，头脑

常常处于缺氧状态，显得轻飘飘的，空洞而麻木。

年我一直记得 我刚踏入这所大学的情景，校门口敲锣打

鼓迎接新生的队伍和写满激情澎湃字句的红幅，几乎与我毫不相

干，触发不了我的一丝丝感受。我以评审的目光打量着周遭的一

上篇

一　　忽忽悠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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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：烈日下灰白的水泥道和马赛克装饰的教学楼还散发着新鲜刺

鼻的味道；校路两旁的广玉兰新近落户，来不及撤下保护的稻草

绳；足球场刚植的草皮也在夏日烘烤下露出焦黄的疲惫，那是一

种嘈杂中的死寂和空洞。

我拿着清早我爸厉声呵斥着塞到我手里、要我拿去报到的几

千块钱学费，绕了校园整整一圈，我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事实：我将

是一所师范学院的学生。耗了很久，像是被谁推进了那道门槛，我

跌跌撞撞地来到新班主任面前，他瞧了我一会儿，说：“你是颜笑

吧？最后一个了。”我含糊地“嗯呀”着。

办完了入学手续，我的每个毛孔里或多或少地挤出烦躁，满

身懊恼地骑上脚踏车往家去，恨不得将谁撞个人仰马翻。回到家，

一进门，我妈迎上来问“：怎么样？”我没有理睬，她便又宽慰似的

唠叨：“你要是复读，也难保明年能考得好些，说不定⋯⋯”我疾

“嘭”地一声关上房门，脑子里恶狠步冲进自己房里， 狠地又带着

几分讥讽和得意地升腾起一个念头：退学！

尽管我的内心膨胀着对一切现状的不满，而骨子里却又不敢

爽气地与这个呼吸着的世界决裂。我总是想象着自己豪迈万千地

走出这所学校，永不回头，可事实上，我又总是心灰意冷地再次踏

进来。有时，我也幻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，被学校勒令回家，

这一定是个炫目的时刻，会在多少人心头落下浓重的一笔呀！但

终究没有做成什么“十恶不赦”的事情 我在“退学情结”激

励下的自由散漫，仅仅得到一次全校通报批评。

按学校规定，所有的学生不分青红皂白、子丑寅卯，统统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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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，我家虽与师院大门隔一条街相望，也不得已住进六人一间的

点半女生寝室。每天清晨 ，除了雨天，广播里总会有尖利的女声

反复嚷嚷“升旗仪式”几个字，夹杂着轻快的旋律，想将我从梦里

拖出来。我用被子捂起脑袋，继续我的睡眠。开始的时候，室友们

会善意地劝解我，起床去操场上露个脸为妙，渐渐地，她们也习以

为常，不再觉得整个校园开始复苏的时候，像我这样的“沉睡者”

存在有什么不妥了。

当我迷迷糊糊重新醒来，多数时候，寝室里只留下我一个人。

有时，杜蓝也会在我对面的床铺上酣睡，这立即让我对她有了一

种“同类”般的亲近和好感。她是那种美得能在人群里一下脱颖

而出、成为亮点的女孩，飘逸的头发、素净的脸庞、悠然的眼神，始

终让人感觉到一种不可知的迷茫，却又充满欲知的渴望。她的笑

是淡雅的，有些高贵，有些冷漠，也许和她的“副市长千金”的身

份有关。有时，在我看来，她又满是厌倦，回避着父亲带给她的优

越，甚至可以说不得不用过激的叛逆来调节这种黏腻的爱护。因

而，她几乎成为一个喜怒无常，很难亲近的“冷美人”。

杜蓝和我同班， 级英语教育系的学生。没有想到，我的松松

垮垮和那点 刮目相看”，立即融从不守校规的放肆，竟让她对我“

解了表面的那层薄冰，与我成了亲密挚友。

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们逃课逃得很厉害，每周除了班主任的

八节“大学英语”，几乎全泡进一个小话剧团的排练厅里，那里正

排演莎士比亚的名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说实话，莎翁经典而细

腻的对白，在那些略显粗陋的表演里，总有些惨不忍睹，但他们的

皮鞋在木头舞台上敲出的“咄咄”声是那样迷人，如磁石般地粘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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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了我们。

回到寝室，趁着没人，我们找来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的原文，

激情地表演上一段，杜蓝抢去了罗密欧的角色，我便演朱丽叶，然

后带着一点点自我欣赏的满足，对刚才小剧团的表演评头论足一

番，再商量如何能进入北京电影学院。这是多么让人懊恼的时刻

呀，我们怀抱多年的梦想和与生俱来的天赋，就这样被白白消耗

在这所师院里！

这样郁闷又悠闲的日子过去了几个月，学校里渐渐对我们有

些“重视”了，我记得那时被学生们戏称为“管脚办”的“学工

办”主任王老师亲自找我谈心，可是他说话时眼神总是飘忽不定，

好几次，我以为他在给我白眼。这种感觉并不好受，于是自尊让我

拼命反抗，侧过身子，面向着窗外，嘴里冒出些含含混混的字眼儿

来。

第二天傍晚，有位同学兴冲冲地跑进教室，让我去楼下宣传

栏瞧瞧，又特别嘱咐：“别再闹事了！”当我看见那未经裁剪的一

大张铅画纸上，工工整整地用隶书写满我的“光荣事迹”以及那

醒目的“全校通报批评”几个大字的时候，还真为他们替我付出

的劳动而有一小会儿感动，慢慢地，心中又升腾起一些愤怒，但脸

上仍然露着无所谓的笑容。我上前麻利地揭下了整张纸，折叠了

两下，对着所有围观学生说“：难得的宝贝，我得好好存着！”周围

的嬉笑声像被斩断似的，戛然而止。

奇怪的是，“学工办”没有找我麻烦，这件事情算是不了了

之，而我在学校里像是获得了一份特殊待遇，于是，愈加地随心所

欲，打破了好些陈规戒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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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到大一这一年闲逛下来，虽然退学的情结依然系在心里，

对表演的欲火依然在燃烧，但已蒙上了一层不薄的灰尘。我总是

感到缺氧缺得厉害，晕乎乎的，有些难受，又混沌轻松，像在飘。

进入大二，没有多久，我那如海绵般空洞的大学生活被一个

叫“爱情”的无知词汇填满了，它反反复复不依不饶地在我的心

里折腾，让我躁动又欣喜。

那是一个俊朗帅气的男生，稚气亲切的脸庞和高傲得不近人

情的表情，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，也确是不容易的事情。听说他总

是沉默寡言，常常倚着窗子，耳朵里塞着耳机听随身听，将他迷人

的背影留给同学们，有时也轻声地哼唱，有时则宁静地眺望，总

之，他酷得冷漠，几乎旁若无人。后来，是我已经对这个叫“卓越”

的男生满怀兴致的时候了，我得到一些他的消息：出身富商家庭

和准备出国留学，或许可以解释他的这般样子。

深秋时节，校园里补种的一排排广玉兰开始褪叶，那枝丫不

高，而广玉兰的叶片有着丰满的质感，沉甸甸地落在地上，虽然少

了几分飘零的凄美，倒也多了份爽气。

那是个无聊的课堂，无聊到我趴在桌子上，期待一片垂危的

叶子下落。夕阳在教室玻璃上洒着一圈模糊的光晕，或许是这个

缘故，让此时走过这扇玻璃窗的男生，也沾染了光芒，仿佛突然



第 6 页

间，我的眼睛被亮得刺痛了。

除去那些让我毫无印象的集体聚会，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

卓越，浅灰的休闲 恤和深色牛仔，耳朵里塞着耳机，背一把咖啡

色吉他，捋着松散顺滑的头发，目不斜视地大步从我们教室窗边

走过。我的目光也跟随他的身影滑过去，然后反弹似的推了一下

杜蓝说：“我撞见外星人了！”

不知为何，这不经意的一瞥之后，竟一发而不可收拾，我和杜

蓝几乎能在学校的各个角落碰见他，以至于频繁到让我怀疑这种

巧合的可能性。虽然大多时候相互瞟上一眼，默默无语地擦肩而

过，遇见得多了，难免也会微笑着点头，幽幽淡淡的，但是，我情绪

里萦绕着一种奇异的激动。

有一次，我们与卓越交错而过的时候，我忍不住回头望了他

一眼，恰巧撞见他转过头来，带着温情的目光。我们四目相交，他

立即装作拨弄腰间的随身听，低下头去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仅仅是一

刹那，我仿佛被雷击似的从头麻到脚，每个细胞都活跃起来，而身

子却如被施了法术，动弹不得。

传说有不少女孩子在渴望卓越的垂青，甚至半夜穿着睡裙去

敲他的门，所有的传言也总以他淡漠地用不碰人家一根毫毛的方

式来拒绝而告终。他越矜持，越容易挑拨女生的骚动，这也许是他

展示自己的一种方式，但是，现在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喜欢我的，

这样的矜持，更像是对两个人的折磨。

我和杜蓝说起过这件事情，那天，一定又逃课了，寝室里就我

们两人，放着她最钟爱的《秋日传奇》的电影原声音乐，那是美国

霍纳的作品，用苏格兰风笛演作曲家詹姆斯 绎了一段生死交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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荡气回肠的凄美爱情故事。

我们盘着腿面对面地坐在我的床铺上，垫一份报纸，闲散地

嗑着瓜子。这是上铺，挺直身子，手能触到天花板，杜蓝早就在正

对我枕头的那块地方，贴了我的偶像迈克尔 乔丹的画报“，以便

于颜笑同志朝思暮想”。右手边是个明净的大窗子，占了大半个墙

壁，窗子外有阳台，凭借我们寝室在六楼的海拔，轻而易举地将校

园的一切尽收眼底。

我提了提报纸的四角，将瓜子壳归到中间：“卓越应该不会轻

易开口的，是吧？”

“自以为是的男人！”杜蓝说“，他好像飘在空中似的，你感觉

得出来吗？他看人的眼神总是俯视。”

我品尝了一下记忆里卓越的目光，“呵呵”地笑了起来，说：

“有点儿，挺酷的。”

“哦，可怜的女人！”杜蓝用了莎翁戏剧的语调“，爱情是一场

悲剧，男人是它的编者，而女人是它的演员。”

“哪来的大学者呀？在这儿作爱情学术演讲，不是太浪费，就

是太没商业头脑了！”我调侃道，“要不这样，我替你卖门票，啊

呀，瞧瞧，瞻仰你遗容的人呀，把门都给挤破了，有个老太婆激动

得老泪纵横，说：‘这样的报告，是要跪下来听的！’于是给你鞠了

三个躬，紧接着哀乐响起，黑压压的一片头低下去，默哀三分钟，

哈哈哈⋯⋯”

杜蓝也随着我笑，用瓜子壳不停地掷我，显得很开心。

我说“：我不能再等了，怕他飘远了，蓝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杜蓝浅笑了一下，歪了歪嘴唇，没有发出声音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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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时候，周末常常有班与班之间的联谊活动。有个夜晚，同

学们将食堂二楼的小餐厅闹了个天翻地覆，搬来音响，改成了歌

舞厅。没有想到，卓越会去这样的场合，我和他隔着飘满拙劣歌声

的空气和幽暗的灯光相互望见了，他的眼里完全是在寻找，移动

到我和杜蓝这儿，便定下了。

有一小会儿冷场，我被主持的同学推搡着来到餐厅中间，献

歌一首。杜蓝朝我笑得收不住了，很多人也跟着莫名其妙地笑，其

实确实是件蛮滑稽的事情，从我嘴里出来的每一句歌词，都将以

一个全新的调子，一种暂时“尚未公演的戏剧”，重新演绎，但作

为“献歌”，有点愧对听众。

奇怪的是，我坚定得很，这种力量来自于卓越含情脉脉的眼

神，似笑非笑的鼓励，双臂交叉环抱、视死如归般坚毅姿态的支

持。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和忐忑的激动，“诠释”了那首《野花》：

我想问问你知道吗我的心怀，

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

我像个老练的煽情歌手，盯着卓越，又加上挑动的表情，并将

原句的“他”字改为了“你”。也许变调的地方不太多，没有达到

主持人原先预料的效果，因而他接过话筒的时候，脸上没有了一

开始的兴奋。

歌会过半，卓越提前出了餐厅，我悄悄跟了出去，看见他进了

停车棚，我走到他必经的一个岔路口等他。他那辆柠檬黄的捷安

特山地车我见过，不久前，我特意来车棚里“结识”它，细致地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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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，竟像是望着他本人似的浮想联翩。

天色如幕布一般，没有一点星月的痕迹，食堂那边的嘈杂已

被吞没在夜色里，整个校园除了几盏路灯和远处寝室的灯光，一

片沉寂。卓越埋头骑着车，路过我身边，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。

“卓越。”我的声音清晰而短促。

“ 吱 ”的一声刹车，尖涩地划破夜空和我不安的情绪，他

踮着脚，回过头来寻找我，然后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。在我的感觉

里，他的冷漠也好，酷劲也罢，完全没有深度，那张稚气的脸庞终

归透露着他的底气。

“今晚，那首《野花》是我为你唱的。”我略显羞涩地说，脸一

定绯红了，在凉丝丝的夜里，我感觉到热量从两颊散发出来。

“谢谢你，我知道了。”他说，路灯里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但听声

音很平稳。

一时间，我们都沉默无言。

他先开口说“：挺冷的，我先回去了，你也回吧。”然后，快速

地踏上山地车，消失在黑暗里。

之后的几天，我一直在期待卓越的热情，这仿佛是顺理成章

的事情。我每天用崭新的梦境迎接朝阳，又用梦境的碎片送走落

日。而卓越一如既往，甚至可以说，连他遇到我时淡淡的笑容和缥

缈的眼神也没有改变，这让我失望透顶。而杜蓝则一个劲儿规劝

我“：这样的男人一文不值，没有倒是庆幸！”

不久，在吵吵嚷嚷中，平安夜悄然而至，外语教育系的不少同

厅“疯”学约定去一家不错的卡拉 上一晚。我们本是刚从花果

山下来的“野猴”，又未经这个社会的教化和打磨，怎么化得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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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人形”？将一个光滑锃亮的现代化大厅，弄得跟热带雨林似的，

老板也不得不为接了我们这批客人而连连摇头。

麦克风一直在学生手里传，确切地说是“抢”，谁得到了，就

自命不凡地叫喊上几句，再臭美一番。虽然，没有一位的歌喉能登

大雅之堂，但是这样的氛围很诱人，使人不知不觉地搅和进去，体

味到“群居动物”的快乐。

这晚，一个意外发生了。一向不愿显山露水的卓越，背起吉

他，走到大屏幕旁的麦克风架子旁，轻轻地坐到高脚凳上，拨动几

声琴弦。他的举动竟然像空气清新剂似的改换了一种气氛，所有

人都平静下来，由嘈杂的热带雨林变成了安详的温带草原。

“唱一首《相思如麻》。”他说，没有了更多的语言，也没有要

求 伴奏带，仅用吉他的和弦打着节拍，少有的清爽。卡拉

朝来暮去，轮流替转，

单身单人床寂寞如往常。

你的影像，在四面八方，

就算闭上眼不去看，

也难以减少幻想。

我的脸突然烧一般的烫起来，尽管他的眼神仍旧飘忽不定，

可我知道，这歌是献给我的！女人是多么容易知足呀！那一刻，我

真的动情到落泪了。

第二天是圣诞节，厚厚的云层遮蔽着阳光，地表泛着灰白朦

胧的雾气，像是天空给大地穿了一件素净的婚纱，北风里，广玉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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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完叶子的枝丫相互敲击，奏出动听的旋律。

一早，我起身去了学校旁边的音像商场，买了一张邰正宵的

，匆匆赶回寝《相思如麻》专辑的 室，塞进 机里，戴上耳机，

靠在床铺上，将这一首歌来回听了二十几遍。那全然不是邰正宵

在演唱，而是卓越缠绵的爱语像羽毛般飘飘扬扬地随着曲子落到

我心上，轻轻撩拨起痒痒的暖暖的感受。空气甚至一切固体也变

得软绵绵的，如荡漾在水里。

临近期末，所有的科目都开始敲定重点，划出考试内容，往往

一节课上，一不小心，整张试卷就给透漏出来了。因而，最后的十

天半个月，老师的指点统统是不可多得的金玉良言，逃课的同学

极少，教室里一反常态地拥挤，甚至连任课教师也会因同学们如

此“厚待”而受宠若惊了。

我和杜蓝也几乎去了所有课堂，那几天的用功，让自己也为

不能坚守散漫的原则而甚为失望，但期末终归很快过去了。一月

上中旬交界时，我的脑子里重新灌满了卓越的影子和《相思如

麻》的旋律。

我们那时常常玩一种叫“请碟仙”的游戏，在桌子上铺一张

白纸，写上任何想请教“碟仙”的问题的预选答案，比如，若是询

问考试能不能过，便预先写上“能”和“不能”，再覆盖一个小碟

子于白纸中央，沿着碟子边缘画上一个整圆，掀起碟子，在圆内粗

略地勾描上骷髅和交叉的白骨，最后再覆上碟子，边缘随意标上

一个小箭头，以指点答案用。

整个过程中的每个细节，我们都是一丝不苟、诚心敬意的，既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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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着满心的好奇又带着深深的恐惧，生怕一丝疏忽而惹恼了神

灵。之后，所有参与者将一个手指微微触碰于碟子上，齐声轻喊：

“碟仙碟仙请下山，我有问题要问您。”不出十遍，碟子便自己慢

慢移动，与我们对起“话”来“，快活”的时候，它更会戏耍似的在

白纸上欢乐地游走。

那个时候，确实为这怪异奇妙的现象而深信“神秘物质”的

存在，如今知道，那不过是游戏者自身所导致的，“碟仙”所指点

的答案，本就是参与者内心想得到的东西，之所以出现了偏差，应

该是“人多心杂”之故了。

我曾经为卓越这种既煽情又冷漠的方式苦恼得很，万般无

奈，只得请“碟仙”出面，没有想到，神灵的指示是那样温暖，充满

春天的气息，融化着惨淡的冬季，让我感恩，又兴奋不已。

当晚，同学们在学校里做些学期末的扫尾，像写“个人小结”

和评审某某荣誉之类的事情。我有意路过隔壁教室时，瞥见了卓

越，他的手臂僵硬地支撑着脑袋，眼球定定地发着呆，耳朵里却照

旧塞着耳机。我以为自己一眼望穿了他的心思，心中不禁生出了

怜爱之情。

我心神不定地在教室里待了一会儿，酝酿某种恰如其分的心

境，而身子似乎与周围乱糟糟的一切隔绝起来，四周一下子变得

悄然无声。我的胆子并不小，有时，引人注目是我很渴望的事情，

就像当众揭下通报批评或者即兴搞笑，然而，在我鼓起勇气，穿越

那段走廊，靠近隔壁教室的时候，仿佛在一步步走向悬崖，感受到

濒临死亡的兴奋、艰难和恐惧。

卓越还是用木然却又不屑的神情倚在桌子上，我走到他身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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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他仍然毫无察觉。

我轻拍他的肩膀，说“：你能出来一会儿吗？”

他颤动了一下，回过神来，轻微地“嗯”了一声，随着我来到

走廊上。

空气里带着一层甜丝丝的清凉，我狂乱的心被抚平了些，我

说：“陪我走走好吗？我有话想对你说。”

卓越抬起手臂，手指张开着插过头顶，梳了梳顺滑的头发，伴

着强烈的鼻息声，带出“嗯哼”的音节。

我们下楼，从学校后门出去，漫无目的地闲逛，天色应该是黑

尽的时候了，但天空里仍然泛出灰蒙蒙的白光，没有什么风，也不

太冷，湿度很高，卓越皮质的黑风衣上聚起细密的水汽，一碰便留

下一道痕迹。

这段路清静而优雅，一条废弃的古运河，河岸落去叶子的垂

柳，以及几株古老的香樟树，没有更多打扰我们的东西了。

我伸手浅浅地拉住他的衣角，又慢慢向上，几乎挽住了他的

手臂，但卓越没有什么回应，也许是羞涩之故，我只得带着扫兴莞

尔一笑。

沿着河道静静地走了一会儿，我说“：卓越，你玩过‘请碟仙’

吗 ？”

“玩过。”

“信吗 ？”

“无所谓。”

“‘无所谓’就是有点信了？”我的声音吊得老高，夹着轻松

的笑声，听起来像是兴奋过度，但我只想调节一下略显沉闷的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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氛“，今天，我来之前请教‘碟仙’了，知道关于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关于什么？”

“关于我们。”

呵呵。”“我们？！

“是呀，你和我！我问‘碟仙’你喜欢谁？‘碟仙’告诉我

⋯⋯”我转头看了他一眼，他抿着嘴似笑非笑，我索性面对他，倒

着走了几步“，‘碟仙’说，你喜欢我！你说，准不准？”

这个时候，我们走完了那段古河岸，转弯到了一条新建的马

路上，柏油的焦臭味道和压路机、搅拌机的轰鸣声撵走了宁静，将

我们的对话也肢解得七零八落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卓越加大了嗓门。

“‘碟仙’说得准不准？”我大声地重复。

“也不一定。”他说。

我想接下去，又不知该说点什么，突然觉得这零乱的场景、嘈

杂的噪音和工人们好奇的眼光是那样讨厌，让我烦躁不安。我耐

着性子，倚着卓越，一言不发地走出几十米，周围渐渐又清爽起

来。走上一座崭新的斜拉索大桥，听得见水流声和远处船只鸣起

的汽笛，江面上有一层薄薄的雾气，聚拢又随微风散开，游来荡

去，是梦境里的瑶池。

天空里不知何时飘起了一两朵雪花，我们靠在桥栏上，我又

固执地问了一遍“：‘碟仙’说得对吗？”

“也许，不太对。”卓越顿了顿，清晰地回答。

我脸上滚烫，激烈地说：“你不是一直喜欢我吗！你要不喜欢

我，干吗想方设法地撞见我？干吗对我唱《相思如麻》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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卓越平静地望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我喜欢杜蓝。”

他似乎尽力克制着嘲笑和傲慢，但仍然是冷淡的，刺伤了我

的自尊。羞愧在我体内膨胀，夹杂气愤，几乎将我的皮肤撑破了，

感觉犹如众目睽睽之下，被一丝不挂地拖到烈日下暴晒一般。

我用了最后一点伪装的潇洒说：“没关系，玩玩而已。”

回到教室，只有杜蓝一人还在等我，我以为我该大哭一场，或

者将杜蓝恨得咬牙切齿，可是哭不出来，也恨不起来，脑子里混混

沌沌地塞满了灰暗的色彩，偶尔闪过一两个记忆里的画面，既不

连贯，也和晚上的事情无关，我甚至弄不清楚是否发生了“表白爱

意”这样愚蠢至极的行为。

杜蓝问：“怎么样？得手了？”

我没有理睬，懒散地整理东西，然后走出教室。

“喂，你讲不讲理啊！”杜蓝责怪着追上来。

在楼梯口，竟然又一次撞见了卓越，这一次是真正的“邂

逅”，我看得出来，他有些惊讶地怔了怔，然后微笑，显得僵硬。

“你好，真巧，回家吗？”我说，没有太多表演成分，我自己也

奇怪我怎么能这样平静地招呼卓越，仿佛我和他之间是一张白

纸

“嗯，是，回家。”他答应着，含糊地和杜蓝打了个招呼，匆匆

下楼去了。

杜蓝仍然轻声问我：“到底怎么啦？”

我故意继续沉着脸，下了楼梯，走出教学楼，天空里的雪花多

了一些，但落到地面就融化了，一点积不起来，就如我的思维里轻

飘的碎片和真切的空白。我清晰地感受到，当卓越说出“喜欢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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蓝”几个字的一瞬间，往日的所有激情和幻想统统被蒸发了，所有

自己假设的情丝被我一刀斩断，这样爽快！难道这就是所谓的“爱

情”吗？！那样的无知、脆弱、飘摇、空虚？！也许它真的没有存在的

可能，就像卢生枕下的黄粱美梦一般。而至于那一点羞恼呢，完全

不在话下，毕竟太私人化了，过去了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我突然觉得好笑，整个过程，我像个幼儿园的孩子一样被自

己手里的玩具骗得神魂颠倒 太幼稚了，一个玩具而已呀！

我“呵呵”地笑起来，杜蓝追问我笑什么？

我说“：我笑整件事情。”

“什么事情？”

“卓越喜欢的是你。”

杜蓝愣了一下，紧接着声音欢跃起来：“那就是说，你还是我

的，没有被他抢走？”过了一会儿又说“，我们庆祝一下吧？去喝酒

怎么样？”

“庆祝什么？我失恋？”

“一个不错的理由！”

“可怜的颜笑！”我憋着笑声，装出一副沉醉的痛苦状“，好，

喝酒，我们一醉方休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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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杜蓝都不常有逛酒吧的经历，那种地方在我的感觉里一

直是迷幻而挑逗的，透着凌乱的诱惑和野性的欲望。这次我们去

了一家称作“音乐工厂”的酒吧，而之 ，除了它“自所以选择那儿

告奋勇”地出现在我们视线里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从它的玻璃窗里

漏出来的悠扬的蓝调乐和宁静的灯光，与惯性思维里酒吧的嘈杂

截然不同。

二　　不谈爱情


